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湮湮没没在在历历史史中中的的周周口口故故事事

王三猴的故事
■王羡荣 王保清

对簿公堂

西华县的银卢村有个胡员

外， 这胡员外和王三猴的父亲
王员外是好朋友。 他看王三猴
长得齐整，人又聪明，觉得将来
一定会有出息， 就托尹坡村的
郭先生从中说合， 将女儿胡妮
与王三猴订了娃娃亲。

二人渐渐长大， 胡妮模样
长得还算不赖， 就是性格有点
粗鲁，过于直爽，缺乏女性的温
柔贤惠。 王三猴对这桩亲事很
不满意， 但迫于世俗和家庭的
压力，还是和胡妮完婚了。 打从
拜天地那天起， 王三猴就与妻
子胡氏打起了冷战， 死活都不
搭理她，这冷战一打就是三年。
在这三年里， 胡妮采取了种种
办法讨好丈夫， 但都没有打动

王三猴的心。 后来在娘家人的
鼓动下，忍无可忍的胡氏把丈夫
王三猴告到了县衙，要求解除婚
约。

县令升堂， 传原告胡妮、被
告王三猴和媒人郭先生出庭 。
县令先让原告说说告状的缘由，
胡妮又羞又气地说道：“民女本
姓胡， 娘家在银卢。 过门三年
整， 夫身不沾奴。 这日子没法
过———婚约解除。 ”

县令听罢， 很可怜胡妮，认
为他们夫妇没有感情基础，她提
出解除婚约的理由充足，可又一
想：丈夫不与她同房，是不是另
有原因？ 听听丈夫王三猴咋说。
随后，县令让被告王三猴应诉。
王三猴给县令作了个揖，不紧不

慢地说道：“学生本姓王， 家住
后石羊。 白天读《四书》，夜晚做
文章，哪有工夫去同房———来日

方长。 ”
县令一听，觉得王三猴说得

也有道理 ，可转念一想 ：不妥 。
因为忙就不与妻子同房， 这理
由说不过去， 可能是夫妻感情
不和。 感情不和，那为啥结婚，
这媒是咋说的。 于是，又传媒人
出庭。 媒人郭先生受人之托为
他们牵线搭桥， 没想到到头来
会落个这下场，一肚子怨气。 他
十分不满地说道 ： “小民本姓
郭，家居在尹坡。 俺说的是娃娃
亲，谁知长大搁不搁。 夫妻不和
睦———哪能怪我！ ”

县令听罢 ，心想 ：是啊 ，媒

人说媒只管说成，不能包管一辈
子，他的话也在理。 看来，这是
一场棘手的家庭官司，夫说夫有
理，妻说妻有理，很难明断。 俗
话说 “清官难断家务事 ”，今儿
个这官司不如及早糊涂结案 。
想到这儿，他一拍惊堂木，装着
非常生气的样子说道：“本县俺
姓马， 奉旨坐西华。 恁仨都有
理 ， 找俺来干啥 ？ 现在俺宣
判———各回各家！ ”

大堂里的人听后哄笑起来。
这场不了了之的官司，深深

地触动了王三猴。 他觉得真是
有些对不住妻子，逐渐改变了对
妻子胡氏的冷淡态度。 后来，他
们小夫妻慢慢地和好了。

砸犁面子治堂兄

王三猴的二堂兄爱占小

便宜，总是要犁别人家一犁子
半犁子的地。

这天晚饭后，堂弟来找王
三猴诉说道：“哥呀，咱老二今
儿个又犁俺一犁子地。 俺一
说，他还不认，俺俩当场干了
一架。 ”

王三猴想了想说：“兄弟
呀，你也甭生气了，你还不知
道咱老二他就那个赖毛病，俺
这就去治治他。 ”

王三猴来到二堂兄家，见
二堂兄正坐在院子里赏月，就
说道：“哥啊，今儿个是八月十
五哩，俺拿来几个月饼，咱弟
兄俩聊聊。 ”二堂兄一看三猴
带着月饼来看他，还说“弟兄
俩聊聊”，可高兴啦，便乐呵呵
地说：“中啊！俺叫你嫂子去弄
俩菜，咱弟兄俩喝两盅。”不一
会儿，兄弟俩趁着月光，在院
子里喝起酒来。 转眼间，一壶
老烧酒喝完了。二堂兄看酒壶
见底了，就起身进屋去拿酒。

二堂兄刚进堂屋，王三猴
就喊道：“哥啊，不好了，咱兄

弟家那只灰狗把月饼衔跑

了。”二堂兄一听“兄弟”，立马
想起白天吵架的事儿， 心想：
他找俺的茬，他的狗也来欺负
俺。 于是二堂兄气不打一处
来，气愤地问道：“狗跑哪儿去
了？ ”王三猴指着月光下的犁
面子说：“你看，正卧在东墙边
儿啃月饼哩。 ”二堂兄一看东
院墙边儿果然有团白糊糊的

东西，趁着酒劲儿，弯腰拾起
一块砖头就拼命砸了过去，紧
接着就听到“咣当”一声响。二
堂兄听着声音有点儿不对头

儿，急忙走过去一看，原来是
白天用的那只犁面子被自己

砸了个稀巴烂。二堂兄心疼极
了，拿着碎犁面子直往一块儿
拼。王三猴说：“哥啊，甭拼了。
砸碎的犁面子咋还能再接好

呢？ 其实啊，也都怪你这犁面
子磨得太光了，太薄了，你往
后犁地时， 少犁一犁子就好
了！ ”

“少犁一犁子就好了”二
堂兄嘟囔着重复了一句，心里
明白啦！

替人“出气”

王三猴不仅聪明好学，而
且心地善良，为人正直、仗义，
同情弱者，好打抱不平。 周围
十里八村的不论谁有事都愿

跟他说，只要能帮上忙 ，他从
不推辞。

邻村有个土财主是个“老
憋一”，对待长工、短工和其他
工匠十分刻薄，往往找借口克
扣他们的工钱。偏偏这个土财
主粗通文墨，为显摆自己的学
问，平时说话“之乎者也”不离
口，还爱转文。不仅如此，他还
要求仆人也要说话文气，不能
粗俗。比如：吃饭叫“进餐”，睡
觉叫“就寝”，死人叫 “仙逝 ”，
失火叫“起霞光”，埋人抬棺材
叫“抬金瓯斗”，要饭的叫 “游
远洋”等等。他反复告诫仆人：
“俺家是书香门第， 到俺家做
事儿就是俺家的人，言谈举止
要斯斯文文的。 你们没文化，
不要求你们吟诗作文，但简单
的日常用语 ， 你们要熟记于
心，不要说话粗鲁，丢俺的人。
上面说的，你们一定要记住！ ”
仆人们连声回答 ：“中 ， 中 ，
中！ ”

这年春天，这个土财主在

邻街盖了几间门面房。房子完
工后， 工匠的工钱他却不给
全，克扣了一部分。 再找他要
时，他鸡蛋里面挑骨头 ，一会
儿说这地方做得不好，一会儿
说那地方不合乎要求，赖着不
清账。 工匠们一连跑了好多
趟，都无济于事。万般无奈，工
匠们便来找王三猴，想请他想
法儿为他们讨回工钱，同时也
出出怨气。

王三猴早就听说过这个

土财主的为人，今儿个听了大
伙儿的诉说后 ， 更是气得不
行。 于是，他提笔在纸上写了
四句话 ， 叫工匠们把这四句
话，贴在土财主刚盖好的邻街
房的外墙上。 这四句话是：

财主老爷盖新房，
两年以内“起霞光”。
年年抬出“金瓯斗”，
世世代代“游远洋”。
这个土财主看了，气得直

哆嗦、干骂娘，心想：这事一定
有人暗中指点，工钱再拖下去
也不会有啥好结果。 唉，活该
倒霉！ 于是，他乖乖地付清了
所有的工钱。


